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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了
□励陈果

今儿午后，刚吃过午饭，老师们或兴致阑珊地批
着作业，或眯缝着眼睛打个盹，王老师兴冲冲地从外
面走进来，伴着她响亮的嗓门我顺眼望去，只见王老
师手里抱着一筐什么东西，红红绿绿，定睛一瞧，这可
不是樱桃吗？

原来，王老师家种了几颗樱桃树，恰巧她家人路
过学校，就给捎了些过来，顺带给办公室里的老师尝
尝。我向来喜欢水汪汪的物件，也忍不住凑上前去打
探打探。和市场上卖的樱桃不同的是，这些樱桃都是
整枝被折下来的，王老师见我喜爱，豪气地递给我一
枝。黄中透粉、粉中漏红的小樱桃或两两一对或三五
成群地挂在枝丫上，在大片大片碧绿的樱桃叶的衬托
下格外娇小玲珑。对于王老师的这一馈赠我实在是
爱不释手，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放入嘴中，不似往常
囫囵吞枣般地吞下吐出核来，而是仪式般地放入唇齿
间，先触及光滑的表皮再轻轻一抿，酸甜的汁水就迸
满唇间。这个酸并不像柠檬让人霎时就皱起眉头，而
是缓缓地弥散开来，慢慢由酸转化为甘甜。在品尝完
这一颗樱桃后，我竟不舍得再吃一颗，直到下班回家，
一路小心翼翼地端着这根好似一触即碎的琉璃宝物。

回到家便找了个相称的陶罐插了起来，边备课边
欣赏它的别致，心里满是欢喜。在台灯的照射下，依
稀可见樱桃饱满的果肉包裹着清晰的纹理，这是白日
里不曾发现的美丽。可能由于缺水的缘故，樱桃叶在
此时已经微微耷拉了一下，与依旧饱满的樱桃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伴着似有似无的香
味，我的梦里也出现了漫山遍野的樱桃……

早起，睡眼惺忪，抬眼去看我的樱桃枝，一夜过
后，叶子更加耷拉了，樱桃们也好像经历了一场浩劫
似的被抽光了精气。这一看顾不上穿鞋，蓬着头光着
脚跑到院子里用水壶均匀细致地洒水，放到一处整天
都能晒到阳光的最佳位置便匆匆赶去上班。

下班回家后，我却傻了眼，樱桃们仿佛像是得了
厌食症的病人，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瘦骨嶙峋
地挂在枝头，原本被隐在叶间的枝干显得格外显眼，
就好像巨大的骨架拖着即将散架的身躯。我不禁深
深地懊悔，在它们被折下枝头的那刹那，它们就已经
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尽管给他们补水给它们光照，
其实也已经是弥留之际，只是在这个世间再作一点点
的停留。

我喜欢樱桃，却从未像欣赏百合和铃兰一样欣赏
它独特的美。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爷爷家门前有一
棵樱桃树，何人所栽何时所栽都已不详。春事之初，
它开始开花，不久花便谢了，只剩满眼碧绿，几场甘霖
过后，枝头开始结出一个个果子。到了四月中旬，家
里的茶几上便开始出现洗好的樱桃，起初个头不大，
其酸酸甜甜的口感刺激着味蕾，慢慢地，樱桃便成了
我最爱的水果之一。长大后，爷爷家樱桃的地位在我
的心中被它的洋兄弟车厘子挤了下去，车厘子在市场
上大行其道，因其个大味美深受我的青睐，但它稍许
昂贵的价格也让我开始学会细细品尝，慢慢咀嚼，更
加珍惜它的美味。因为爱吃，逢年过节往往能收到车
厘子作为伴手礼，渐渐地便不似初尝时的喜爱了，但
我偶尔还是会想起爷爷家的樱桃，那个酸酸甜甜的味
道及那个味道里所映射的我的童年。近年来，本土樱
桃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各地的樱桃园农家乐活动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体验亲手采摘和品尝的乐趣，
樱桃也变成了一种社交的纽带和产物，用来馈赠好
友。

前几日和友人到成都游玩，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位
上摆放着个头饱满色泽艳丽的樱桃，标价多为二十几
元一斤，细问老板原来这些樱桃产自汶川，买下一斤，
快速往嘴里塞了一颗，满嘴的甘甜毫无酸味，好吃极
了。

如今，樱桃的产地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个地方，
樱桃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但问我自己，爷爷家的那棵樱
桃树上结的果子却是我内心对樱桃最初的味道，尽管
这些樱桃或甜或酸，偶尔还能吃到几个酸掉牙的，个头
也不大，但是我知道，不管走到哪，吃到哪个品种的樱
桃，我都不会忘记它曾经带给我的那份悸动。我知道
春事已休，明年的樱桃还如今年般如期而至。

江南的枇杷
□仇赤斌

春芳谢尽艳榴花，百果无出有枇杷。
一物独全时序气，丝竹声中可思家。
有人从黄山出差回来，送我了一箱三潭枇杷。吃了几

颗，感觉滋味不错，这枇杷个儿不大，皮薄、肉多、汁甜、味
美。不像超市里卖的枇杷那么模样规整，一看就是挑选包装
出来的产品，口感却寡淡无味。这味道中带着鲜，很爽口，可
谓是甜而不腻，这才是江南枇杷的味道。于是吃了个半饱，
仍觉得意犹未尽。

这三潭枇杷大有来头，是国内枇杷的四大产区之一，获
得过国家级地理标志。如同宁波慈溪、余姚的杨梅，产于特
定的区域，黄山市新安江沿岸有漳潭、绵潭和瀹潭三个自然
村，故名“三潭”,那一带有三个水域宽广的深潭，冬暖夏凉，
周围群山环抱，终年云雾萦绕，雨量充沛，生长条件可谓得天
独厚。好山水，才会出好果子。

江南的枇杷中，杭州市余杭区的塘栖软条白沙和苏州东
山的白沙枇杷不错，三门湾附近也产好枇杷。宁波本地产
的，最好吃的莫过于宁海白枇杷。这是余杭塘栖白砂枇杷的
一个变种，端午前后成熟。果形不算大，却如白玉般圆润，外
皮清黄，内肉乳白，果香芳醇。其味鲜嫩多汁，一剥皮就会滴
水，极爽口，入口即化。甜度很高，无酸味，无牙的老人和婴
儿也很适合。当然价格自是不菲，别的枇杷论斤，它论个，品
相好的，记得以前是5元一个，如今的价格不知如何？

枇杷的生长与众不同，是“秋生冬花春实夏果”，比一般
的水果要早，所以是独具四时之气。且全身都是宝，鲜果能
解渴生津，利肺健胃。其果汁含有较多的果糖，据说在葡萄
糖注射液进入国内前，中医常用枇杷汁来维持病重不能进食
者的生命。花，是一种好蜜源，所酿的枇杷蜜，香甜可口，营
养丰富，是蜂蜜中之珍品。花还可入药，可治头痛、鼻塞等
症。枇杷叶，晒干后可入药，去毛熬服，或蒸制成枇杷露，能
清肺止咳。

因为小女这几天刚好有点咳嗽，于是我“山寨”了把“枇
杷露”。用枇杷果肉做成了枇杷精露：把果肉去皮去核后，掰
成小块（家里有搅拌机的不妨用之打碎），加了几十粒川贝和
冰糖。入锅后加水（如果是打得很碎，不加也可。）大火烧开
后用小火慢熬成浓汁，置于瓶中，吃时舀一勺，兑水也可，这
是我自制的治咳土方。

枇杷核也没扔，攒了一小碗，可放在花盆中，覆上土，时
不时浇浇水，以保持泥土的湿润，想来第二年定会发出很多
小苗来，就像是一个盆景，葱翠迷人。若将其中的几棵移植
到庭院中，呵护后就会有可喜的回报：几年后枇杷树就会开
花结果，可以品尝到这甜甜的味道。

农村老家门口的那棵枇杷树就是这么来的，已经好几年
了，不知今年能吃到否？


